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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反扒!神警"胡雪林从事反扒 !"年#抓

获小偷 #"""多个的传奇故事# 读来令人荡

气回肠$ 本报今起连载$

!"!小偷公司"确实大量存在

从事偷窃这一勾当的“梁上君子”，大概
从古至今就未绝迹过。其源头之古老，大概
与娼妓的历史类似。有人写过《中国娼妓
史》，但还尚未发现有人写过《中国小偷史》。
虽然，这两个“行业”，因社会历史环境的不
同，或公开半公开或完全转入地下，但总是
在社会的最隐蔽处顽强地滋生着。由于人性
的弱点，也由于某些亘古未能解决的社会问
题，这两类人群总是或多或少地如同毒瘤寄
生在人类的肌体上。

过去听姜昆说过名为《小偷公司》的相
声，以为那完全是艺术虚构出来的。其实不
然。“小偷公司”确实大量地存在着，只是未
经工商注册，也不需要纳税。当然其名称也
不叫什么“公司”，执法部门称他们为“犯罪
团伙”，他们相互之间则以什么“帮”相称，或
以不同省市区别，或以团伙的老大为名。他
们三五成群，分工明确，相互配合，流水线作
业。盯梢的不下手，下手的不“带货”，“带货”
的不“洗包”，“洗包”的常常是“哑巴”（注：
“洗包”又常常被称之为“洗钱”。小偷的“洗
钱”有特定含义，指其将偷来的钱包或拎包
中的钱、值钱的物品取出，将空钱包、拎包及
无用之物品扔掉）……不过，从笔者调查的
情况来看，小偷大多数还是以“散户”的方式
从事活动。

据知情人介绍，小偷们很注意看报纸和
电视。为什么？是为了观察研究政治气候，如
果哪里“风声”紧，他们就会避其风头，另找
作案时机；同时，也为了了解哪里有重大活
动，尤其是经济活动，富商云集，人多“货”
多，有利于他们下手……在信息社会，及时
了解各类信息，对从事他们的“勾当”也同样
重要。

因此，“小偷公司”是居无定所的，哪里

适合他们生存，他们就流窜到哪里。
小偷在总人口中占有多大的比例？

中国当下有多少人在从事这种不劳而
获的地下“职业”？这是一个很难作确切
统计的数字。但我们可以感觉到，近年
来无论是“散户”还是“集团”，扒窃这个
行业变得越发“繁荣‘盗’盛”。因小偷而

带来的失窃事件时时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我
出差采访的途中，就时常听到某旅客惊呼：
“我的包怎么不见了”？对有些人，被偷走钱
包或许不是太在乎，存有巨额人民币的银行
卡，因小偷不掌握密码，难以取款。最宝贵的
是放在钱夹中的身份证和护照之类的证件，
一旦丢失，带来的后果是麻烦至极。在我去
某地采访的火车上，恰巧看到刊登在某晚报
的一则报道：一位韩国留学生，在宿迁市区
一家鞋店试鞋时，一眨眼随身携带的白色挎
包不见了。包里只有 !"元现金，但包里有护
照、登陆证、身份证，要重新办理这些证件麻
烦不说，还将延误她回学校的时间，不得已
她在宿迁满大街贴《告小偷书》：
小偷同志：
（注：称小偷“同志”显然不妥，难道你认

为小偷与你是“志同道合”的同道？不过，这
或可看作习惯用语，不必深究。）

我先说明写此书的目的#只是为了能找

回我包里的诸多证件#你明白那些证件对我

的重要性$

说实话#你祖宗十八代的脸都被你丢尽

了#我替你泉下的祖宗感到悲哀#希望你的

父母不要因为你的行为而折寿#毕竟你的爸

妈是无罪的#虽然对你从小教育无方$

你于 !"#"年 $月 %日下午五点左右#趁

我在%宿迁幸福路上最大的&红蜻蜓店试鞋之

隙#随手牵走了我放在身旁的白色包包$恭喜

你练就了这项简单'快捷'轻松'大胆的!挣

钱"方法#在我这里也得到充分证实(

想必你已经知道#我那被你偷的包里的

证件对我而言是多么的重要#而我那钱包里

不到百元的人民币对你而言无疑是失望的$

收起你的失望#和我做个交易#如何) 假若你

把我包里的证件寄给我#或者以其他的方式

给我#无论是什么样的方法#我一切遵从你

的要求#我将施与你 &""元作为补偿$ 因为

我是名学生#无更多的经济能力( 衷心希望

与你私下和解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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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你又有一个谜要解了

“我可以原原本本地告诉您，福尔摩斯
先生。这件事是夏天在伦敦发生的，我当时
来看一场歌剧。”“您还记得是几月吗？”“六
月。我刚从马车里出来，一个街头小流浪儿
就冲到我身上。他最多也就十二三岁。我当
时没有多想，可是在幕间休息时，我想看看
时间，才发现被人掏了腰包。”
“这是一块漂亮的怀表，您显然

很看重它。您有没有把这件事报告
警察？”“我不理解提这些问题有什
么意义，福尔摩斯先生。说实在的，
您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竟然大
老远的从伦敦过来送还这块怀表，
真让我感到吃惊。我想，您是希望得
到报酬吧？”“绝对不是。这块表属于
一次大范围调查的一部分，我原本
希望您能帮上点忙。”“哦，那我肯定
要让您失望了。我不知道更多的情
况。而且当时我没有报警，我知道每
个街角都有小偷和无赖，不相信警
察能有什么办法，何必去浪费他们
的时间呢？非常感谢您把表送还给我，福尔
摩斯先生。我很愿意支付你们的旅费，并对
你们花费的时间提供补偿。但除此之外，恐
怕只能祝你们这一天过得愉快了。”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拉文肖勋爵。”

福尔摩斯镇定自若地说，“我们来的时候，有
一个人正从这里离开。不巧的是，我们跟他
失之交臂。我认出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托
比亚斯·芬奇先生，不知道我有没有弄错？”
“您的朋友？”正如福尔摩斯所怀疑的，

拉文肖勋爵对被人发现自己与画商打交道，
感到颇为不快。
“一个熟人。”“好吧，既然您问起来。没

错，确实是他。我不愿意谈论家族的事情，福
尔摩斯先生，但是您可能知道，我父亲在艺
术方面品位极差，我打算卖出他的至少一部
分藏品。我一直在跟伦敦的几家画廊商谈。
卡斯泰尔和芬奇是其中最谨慎的。”

“芬奇先生有没有跟您提到过‘丝之
屋’？”福尔摩斯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的沉默，
正好跟壁炉里一根木头的爆裂声相吻合，那
声音几乎就像一个标点符号。
“您刚才说只问一个问题，福尔摩斯先

生。这已经是第二个问题了，我认为已经受

够了您的荒谬无礼。你们现在就自行离开
呢，还是需要我把仆人叫来？”“我很高兴见
到您，拉文肖勋爵。”“非常感谢您送回我的
表，福尔摩斯先生。”

我巴不得赶紧离开那个房间，觉得自己
似乎被囚禁在如此多的财富和特权中间。我
们来到小路上。开始朝大门走去时，福尔摩

斯轻声地笑了。“嘿，你又有一个谜
要解了，华生。”
“他似乎怀有某种特殊的敌意，

福尔摩斯。”
“我指的是怀表被偷的事。如果

是在六月发生，这件事不可能跟罗
斯有关。据我们所知，他那个时候还
在乔利·格兰杰男生学校呢。怀表是
几个星期前，也就是十月份，拿去典
当的。这中间的四个月发生了什么
事呢？如果是罗斯偷的，他为什么压
在手里这么长时间呢？”
“没有办法，”福尔摩斯焦躁地

叹了口气，说道，“我们必须去拜访
一下迈克罗夫特。”

我第一次听说福尔摩斯有一个哥哥，便
觉得他似乎比较人性化了———至少，在我见
到他那位哥哥之前。迈克罗夫特在许多方面
跟他一样古怪：没有结婚，没有朋友，生活在
一个自己创造的小世界里。福尔摩斯第一次
向我描述迈克罗夫特时，说他是一位审计
师，为许多政府部门工作。实际上这只是事
实的一半，我后来得知他哥哥的重要性和影
响力远远不止于此。当然，我指的是“布鲁
斯!帕廷顿计划”一案。当时海军部有一艘绝
密潜水艇的设计图被窃，迈克罗夫特负责把
它们找回来。福尔摩斯这才向我承认，迈克
罗夫特是政府圈子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是一个智囊和资料库，不管哪个部门需要了
解一点什么情况都会来向他咨询。福尔摩斯
认为，如果迈克罗夫特选择成为一名侦探，
很可能跟他一样出色，甚至比他更胜一筹。
但是迈克罗夫特有一个古怪的性格缺陷。根
深蒂固的傲慢，使他无法侦破任何罪案，因
为他根本没办法对案情感兴趣。顺便说一
句，他现在还活着。我最近一次听说他被授
以爵位，还是一所著名大学的名誉校长，在
那之后他就退休了。
“迈克罗夫特在伦敦吗？”我问。


